
正月，年节的鞭炮硝烟刚刚消散，郎
洞村的村民老魏就黎明即起，要赶着他家
的羊去山中吃草了。

朗洞村位于镇远县蕉溪镇东部，距国
家5A级旅游景区镇远古城只有30公里。
这里，清澈的 阳河蜿蜒曲折，像一只水
做的荷包，兜着朗洞村的数百亩玫瑰花
田。据说，到了温暖的四月，玫瑰花盛放，
将引来走南闯北的放蜂人，他们将帐篷扎
在 阳河两岸，带着他们的蜂箱，陶醉在
这密集的花海中。这里放养的跑山鸡，彼
时很寻常的食物，就是地上掉落的玫瑰花
瓣。农家乐的主人们，到时候都会向游客
推荐铁锅炖鸡，鸡肉中也有花香，是难得
的美味佳肴。

而我们抵达时候，玫瑰花田尚在蓄势
待发中，枝头已经酝酿了密密麻麻的花
蕾。老魏家也种了几亩花田，但是此时还
不需要照管它们，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牧

羊上。此地的白山羊品种很好，羊奶毫无
膻气，可做可口的奶酪，而此地牧羊也与
别处不同，为了防止山羊把玫瑰花蕾都啃
掉，不能将它们散养在村里，而是要将羊
儿送到上里的荒山中放牧。

走陆路前去，不好管控，于是，朗洞村
村民便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办法——划着
独木舟，走水路把羊送到目的地放养，傍
晚，再去用舟接回。老魏目前有24只羊，
正好分两趟运输。等他召集羊儿上船，吹
起哨子来，我就忍俊不禁。原来，老魏为了
让他的羊儿，知道谁上首发船，谁上后发
船，就像连长训练新兵一样，笃定地以哨
声召唤羊儿，三长一短的哨音，是召集 6
只成年羊和6只去年新生的小羊，首发上
船，成年羊立在船舱首尾，将幼年羊紧紧
地护在船腹位置，并为之遮挡河风。

已经来回运输了数百次，怕水的羊都
非常淡定了，只见它们像雪白的老神仙一

样在舟中伫立，等着老魏轻松平静地划
桨。独木舟在 阳河上划出一道清澈的水
波，胆大一些的羊还伫立在船头，仔细探
看自己在水波中的倒影，你会觉得独木舟
简直是羊儿悠闲生活的“第三方空间”，此
时，它们既不负责生儿育女，也不负责啃
草长膘，它们只是天地之间一个悠闲的旁
观者，得失两忘，抵达了仿佛“孤舟蓑笠
翁”一样的飘渺灵动的哲思境界。

首批羊去了山中，老魏又回来运载
第二批羊，同样以哨声整队，哨声三短一
长，哨响不过五分钟，羊就到了。一小群
羊又排成狭长的队伍出发了，此时，我脑
海中跳出了《桃花源记》的某些段落，譬
如“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
岸数百步……”又譬如“林尽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
口入……”羊儿们这是要列队去哪儿？它
们莫不是要去桃花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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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明前茶早春牧羊人

第一次做红娘，源自一次饭局。一位
开厂的好朋友老高酒后感慨，女儿小倩研
究生毕业，在省城一家银行上班，32 岁
了，尚未婚嫁，一头的心思！老高坦言，理
想中的女婿，也要是家乡的孩子，也在省
城工作最好，这样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逢
年过节，也不为难两个孩子探亲。我听后，
放在了心里。

多方打听，一位好朋友激动地向我透
露，他的侄子志祥研究生毕业，也在省城
的一家医院工作！32 岁，至今单身，帅哥
一枚！

我要来小倩的手机号码，让志祥加了
小倩的微信。真是缘分，小倩和志祥同是
县城高中的同学，不在一个班，但有点面
熟。相处后，俩人经常聊起许多认识的同
学和老师，经常能一起回忆上学时校园里
许多经历的往事，共同话题很多！

很快，俩人走进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一年后，老高抱上了大孙子，两家人都对

我万分感激！
村里发小明春，女儿燕子博士毕业

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做医生，33 岁了，还
没处上对象，明春夫妇很是着急！到处拜
托人，帮他女儿张张眼。事有凑巧，同学国
庆当年招工到徐州煤矿，一次微信闲聊得
知，国庆儿子小军34岁，大学毕业后，在
上海一家荷兰人开的公司就职！小军常年
飞来飞去，一直单身，是国庆的一块心病！

我了解后，从中牵线，非常顺利。燕子和
小军都在上海，相处一年多后，喜结良缘！没
多久，生了一对龙凤胎。现在国庆夫妇和明
春夫妇轮流在上海带孩子，非常幸福！

“小三峡”大丰人，祖籍四川，是三峡
移民。小三峡姐姐嫁到了我们兴化，做了
我好朋友强总的儿媳妇。小三峡和姐夫一
起开了一家“面包网店”，吃住在姐夫家。听
强总说，小三峡非常舍得吃苦，不抽烟、不
喝酒，人非常本分！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
做面包，姐姐网上接单，下午和晚上又帮

姐夫姐姐一起打包发货，每天都忙到深
夜！小三峡29岁了，也谈过几个女朋友，一
直没成功。强总一家很为小三峡的婚姻大
事操心。

我听后，想起好朋友俊华家有一个
28岁的大姑娘小兰，也待字闺中。小兰老
实、腼腆、内向，一直没谈过恋爱，在一家
超市做营业员。

去年国庆节，我从中撮合，让小三峡
和小兰加起了微信。春节前，听说他们微
信聊得很投缘！小兰已答应小三峡春节后
到“面包网店”帮忙！前两天订了个好日
子，双方父母准备见面。如果成功了，真是
应了那句古语：有缘千里能相会！

这几年，我已成功牵线搭桥七八对新
人。有朋友笑侃：你改行吧！开家“婚姻介
绍所”，肯定生意兴隆！我听后哈哈大笑！

女儿25岁，本命年，属兔，高中老师，
教学任务重，接触面小。今年我准备亲自
上阵找女婿，做红娘！

梅立成 摄冬去春来

□顾种培我做红娘

年后，春阳抖擞
了下精神，从残冬中
神气地走了出来，暖
融融的变得比往日更
热情了。这不，房前、
屋后、路旁的草丛马
上便绿了起来，与之
呼应出春绿的韵蕴，
我 懒 洋 洋 地 从 中 走
过，春阳的光从头顶
泻下，与我的目光一
并投到草地上，咦，欣
喜的发现，荠菜竟长
嫩叶儿了！

每年到了这个春
的节点时，我的大脑
便活跃了起来，身子
也似乎更好动，跃跃
地要试着做点什么，
哦，这是又要包春卷
了。

礼拜天，内人兴
冲冲地回来，手中拎
着一包的食材说：“今
呃子包春卷吃。”

我看了下，有肉末、水芹、香菇、
荸荠、芡粉、卷皮，还有虾仁。

我说：“怎么没有荠菜？包春卷
荠菜是最好的了，没有什么能与荠
菜媲美的，它是绝对、绝配、绝色、绝
佳的绝美、绝味！”

“那是你的事，去挑，费点事，费
点力，耗些神挑些回来不就齐了？正
好去活动活动。”

行，这是值得的。诶！谁让这嘴
这么挑剔呢！

春是一种淡淡的鲜，淡淡的香，
惟有荠菜的味配得上，那是绝无仅
有的天作配对。

采荠菜无非就是费了点工夫而
已，挑了一方便袋回来时正赶上调
料，一点不迟。

春，是可以被卷起来的，并被眷
恋春色的人收入腹中。就像往昔过
往的葱茏岁月被录入了记忆一样。
人，一旦迷上了这嫩的芽，嫩的色，
嫩的春，便就蠢蠢地欲将她用一张
柔软的薄面皮包裹了起来，并据为
己有。

初春的馨香被裹了起来，一个
个摆放整齐，置于盘中，像刚睡了的
狗宝宝。看这白白胖胖的春卷儿，便
像一个个还在吃奶的小萌狗被溺爱
地包裹了起来。我望着它又出神了，

“它睡着了吗？”
小卷儿似乎安睡了，睡在一口

瓷盘中，并排着，像毛绒绒的小奶
狗。

现在吃春卷早已不分季节。饭
馆、超市、某宝上都有卖，随时可以
解馋。但不应着那个点吃，不去挑点
儿荠菜，便觉得这味儿似乎又少了
点什么？而那个味恰恰就是那个

“春”的意味！
望着这一个个小东西，我又手

痒想写点什么，可这春卷儿已被名
家大家早已写了个遍，里里外外用
油炸了个透，似乎早已没了我的下
笔之处。还能写它什么呢？写它的
味？它的形？它的诞生过程，入锅、出
锅的样子？还是写它的焦、脆、嫩、
滑？还是勾芡、配料颜色？这些早已
有人描写得清清爽爽，神形栩栩了。
那写什么呢？没得写了！还重复这
些？似乎又不是！

那就包吧，啥也别写了，就把这
个春包起来，卷起来！包了炸，炸了
吃，这不是挺好的！

□
邹
仁
龙

卷
起
来
的
那
个
春

写下这个题目，有点觉得俗，扫地就
扫地吧，还什么感悟。不过，转念一想，俗
是俗了点，可这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禅说

“吃饭睡觉皆是修行”。圣严法师认为，该
吃的时候不好好吃，该睡的时候不好好
睡，这就不是修行，于是坦然。

扫地感悟个啥？听我细细道来。现在
生活条件好了，家里都是瓷地砖或木地
板，如果一日不扫，便纤尘毕现，不像以前
纯土地面，能够“包容”灰尘等不洁之物。
这有点像人的进化，智识浅陋时，可以容
纳许多是非。现代人智识升级，就不能有
丝毫污染，必须时常打扫。

毛主席老人家把扫地比喻为清化心
灵的自我批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
自己跑掉”，那是知行合一的意思。光知道
自己错了，不去改正，思想就不会进步。然
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进步也是相对的。
你说扫地能够把边边角角都清扫了，好像
也不太现实，总是有扫帚不到的地方。这
也就和人的思想一样，总有隐私的一面。
如果你的隐私误伤他人（面子上过得去）
那就保留。所以你到人家做客的时候，不
要总是朝人家沙发底下看，朝人家犄角旮
旯瞅，甚至还要指指戳戳这里不清洁，哪
里不卫生，这样会使主人没面子，就像不

能捅人家的伤疤，揭人家的短处。俗话说
得好“人无十全，瓜无十圆”，在这里也讲
得通。

当然，这扫地是个粗活，现在都用上
扫地机器人了，谁没事找事去感什么悟。
也对，用上扫地机器人了，我们试着“感

悟”一下：它不是全能、它也只是按照人设
计的程序运行、它不了解你的想法……它
也有许多缺点，“卫生死角”还得靠人力清
扫。即便如此，我看不要求全责备，机器人
还得用。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但你得
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那才是“完美”！

□刘建华扫地感悟

有句歇后语，麦田里捉龟——稳拿。
这话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乌龟爬得太
慢，二是麦田面积太大，这就让农人有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去捕捉。再说，乌龟又不咬
人，随你怎么捉都行，不像甲鱼，咬着你了，
死不松口。不过，这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
已，通常情况下，麦田里并没有什么乌龟，
就是有也是少之又少。那乌龟哪儿多呢？乡
人说，湖荡里有啊，多了去了。

当芦芽冒青，湖水渐暖时，我们这些
湖边少年总爱到荒田里拾田螺。拾着拾着，
忽然发现脚边的荒垡塘或是芦根旁静静卧
着乌龟，探手去捉，乌龟竟毫无反应，扔到
篮子里，也不挣扎，只顾缩着头。沿着芦滩
走一圈，拾上十只八只乌龟是常事。拾也好
捉也好，那时并不把乌龟当作稀罕物，至多
留两只放到淘米缸里养着，其余的就随便
送人了。许是湖水还冷，行船也少，荒田捉
乌龟尤以早上为多。

当芦苇越长越高，越长越密，荒田里
已不允许我们拾田螺，自然也就捉不到乌
龟了。我们会换一种方式，不像春上那样看
到乌龟就捉，而是估摸着哪儿有乌龟，才想
着怎样下手。似乎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
的，知道某个地方天生就有乌龟，我们就直
奔那个水塘，把口子堵了，把水舀干了。这
下，捕鱼捉龟全有了，可注意力却盯着乌
龟，原来水塘里不是一只两只乌龟，都有十
几只呢。它们是谈情说爱，还是喜好扎堆，
我们懒得去问。除此，还有捣网时的顺带，
渔人在湖畔捣网，原是冲着鱼虾去的，不曾
想，扳起捣网，混在一堆杂草间竟有椭圆样
的疙瘩，拨开一看——乌龟。

当芦花飘飞，湖水渐寒时，湖边人家
会到荒田里剐草，也就是割芦苇。这是件有

趣的事，简直就是乡村少年的节日。他们死
缠着大人跟去了，大人本也想叫他们做个
帮手呢，可一到苇地里，一切就由不得你
了。那蒲棒，那芦絮，那水鸟，那野兔……无
不让他们惊奇。可以挖野菜，野芹野韭俯拾
皆是；可以摸鱼虾，貌似干涸的泥塘里说不
定就有几条黑鱼呢；可以躲迷藏玩打仗，偌
大的芦苇丛，藏得住无尽秘密，藏得下千军
万马……玩累了，可以换个花样——捉乌
龟。

一望无际的芦苇，谁能分得清哪家是
哪家呢。乡人有的是办法，他们在户与户、
组与组之间，挖
上一锹锹土，堆
成一条分隔带，
靠此辨认自家的
地界。而土堆下
常常藏有乌龟，
这些乌龟是被剐
草队伍驱赶到这
儿的，还是原本
就喜欢躲在这
儿，我就不知道
了。每逢这时，大
人总是一声惊
叫，当我们赶到
时，乌龟已在他
们手中了。随后，
我们就抢在大人
前面，专门寻找
界头边的乌龟。
走完一条界头再
找下一条界头，
直到把所有的界
头走遍。大人们

只是例行公事地呵斥一声，继续挥舞弯刀
剐草，放任我们这帮少年疯闹。

捉来的乌龟，照例是不吃的，卖给鱼
贩子，可不知为何，那时的菜场却难见有人
买乌龟。那乌龟哪去了？鱼贩子说等攒够了
量再运到苏南上海去。乌龟是水族中的异
类，也是水族中的灵类，在渔事中好像没有
专捕乌龟一说，这恐怕与乡民不善也不敢
食用乌龟有关吧。不过，近几年倒是渐有食
龟之风了，这让乡人颇不以为然。不以为然
的还有那句歇后语，似应改成“荒田里捉龟
——稳拿”，才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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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诗我陪妻子看春天

2月4日10点42分，立春。
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又在家里躺

了整整一个冬天，我那相濡以沫40余年
的妻子，让我扶她起来，搀她一步一步，走
向面东的阳台，看脚下的沧浪之水，在万
道阳光下，似已经泛起了一丝丝暖意的潺
潺的金波。

20年了，因工作的变动，我和妻从
100里外的小镇，到这小城上工作和生活，
每到立春这一天，抑或是立春的第一时
间，妻，总会让我陪着她，看脚下的沧浪河
上渐渐苏醒了的春天。

“人勤春早啊！”妻说，“看春，还是要
看立春时候的春天”。

其实，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还没有影儿，虽说白鹭，依旧在水上或高
或低地飞翔，让那细细的水花，沾上它们
洁白的羽翼，可从它们的鸣叫声里，还是
听不出，那宽宽的沧浪之水，流淌着的丝
丝暖意，所带给它们的声声欢悦；也有黄
鹂，在两岸的垂柳树上跳跃，可那一条条
垂柳呢，还在揉着惺忪的睡眼，那灰灰黄
黄的柳条上，也才准备泛起一缕缕青青的
绿意……

——总之，立春时节，春姑娘还待在
深闺，不想这么早，就窈窈窕窕地，在大地
上招摇。

可妻还是想看。2023的春天，于她来
说，是差点儿迈不过来的一个崭新的春
天。

去年秋天，她感觉胃部不适，隐隐约
约的疼痛，去检查，已经是肿瘤晚期。又转
到了人民住院，请来了省城肿瘤医院的专

家手术，那一位享有盛名的胃肠科专家，
差不多，也已经是无能为力。

不得已地，姑息治疗，在人民医院的
病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妻在医院，总是
不情愿地，就这么躺着、吃药、输液、抽血、
化验；一次次地，她向医生提出出院回家
休养的要求；于是，在立冬时节，办好了出
院的手续。

立冬，接下来，便是3个月，冰雪严寒
的冬天了。

虽说，妻总记得雪莱的诗，“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可是，对一个病情日
重的人来说，经受这整整3个月一场场风
雪、一层层冰冻的考验，却也是一种难以
名状的劫难。

所以，熬过严冬，看春，也就成了她日
日夜夜，最执着的信念，最热切的期盼。

今天，10点42分，随着2023年春天
的来临，我陪妻，在这依水而居的面东的
阳台上，看春，妻的平静的脸上，总也掩藏
不住那少见的激动。

看春，不独看这脚下的沧浪之水，和
它两岸欲显未显的春意，也看，抑或是想
象，100里外的海沟河南，她的那个已经少
有亲人了的叫做“王家舍”的故乡，看她儿
时的立春日，赤脚奔过、打过猪草、挖过野
菜的曲曲弯弯的田埂，看她头顶上，一只
只“叽叽喳喳”地鸣叫，正在筑巢垒窝的花
喜鹊。

也看120里外，我的、也是她的“丰
乐舍”的故乡，去年冬天，差不多已经
全部拆迁了的舍上，几乎见不到一户人
家；可即便是消逝了的“丰乐舍”，也是

我们心中永远的故土呢！我们的生命中
永远的根……

妻总会想起，抑或是看到，舍上，蜿蜒
曲折的河沿，并排长着的一根根肥肥的青
青绿绿的茅针——都说绿茅针，春天里，
最是思乡的一种植物呢！田间地头，到处
是闪闪烁烁、繁茂芜杂的一朵朵闲花、一
棵棵小草儿，那是乡野，穿在春天里的鲜
鲜艳艳的花衣裳；“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
新燕啄春泥”，也是舍上的春日，随处可见
生意盎然的景象……

妻在病中，不止一次地说起过，要回
一趟“丰乐舍”，在父母过世后，已经拆了
好几年的“舍上老屋”的宅地上，捧几捧故
土，带回小城，在我们那面东的阳台上的
花盆里，种上花，栽上草，让青青绿绿的故
乡，生长于我们青青绿绿的心田……

我陪着她，就这么看着，也听她不住
声地，就这么喃喃地回想着、絮说着；全然
忘却了，她还是一个带瘤生存的病人。

也许，正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萌生
和勃发了她对于生活与生命的全部的希
望；我看到了，此刻，妻的脸上，那悄然流
淌着的久违了的笑意。

立春时，看春天；像是完成了一次
重大的使命，我又扶她，从阳台，回到了
房间，她还在自言自语絮絮地说，“春天
了……我们又看到了……春天了……”

“是的，春来了，一切都会好起
来”，我说，“明年的立春日，我们再一
起看春天……”

听着我的话，我看到了，妻的脸上，流
露出的执着和坚毅的神色……

像白雪逗引红梅，像麻雀
衔来朝霞，像妈妈牵手孩童，太
阳扶挽节气，走到黄经315度，
一个芳香的名字诞生了——立
春。

“立春”之“立”乃“建始”
意。通俗地讲，就是开始。春天
拉开了序幕。

是的，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立春为第一个节气。是诗歌的
首句，是音乐的序曲，是经典的
开篇。

万事开头难，立了春，起了
一个好头，谚语云，“立春”伊始
一年端，全年大事早盘算。

该扛锄头了，该磨刀了，该
拿起笔了，该撸起袖子了。一切
计划、目标、梦想都要沾上春
光，染上春色，都要上路，都要
迈步，都要流汗，甚至披星戴
月，披荆斩棘，风雨无阻，风雨
兼程。如此启步，美好、成功、精
彩会感动出场，款步而来，像春
花般曼妙，春意盎然。

立春是大地的第一声心
跳，是万物的又一次呼吸；更是
一道哨音，一份口令；同时也是
一份希冀，一串实干。

看看鸡，光着脚趾，早就喔喔地叫开了，
像是歌吟，像是自嗨，像是宣言，并打开翅
膀，向栅栏、向高树、甚至向屋顶飞去，用它
们的奋进呼应春。看看鸭，也嘎嘎地唱开了，
高亢、豪迈、自信，直奔那还飘着冰块的河
边，扎个猛子，沉入水里，觅鱼觅虲，用它们
的勇毅描摹春。泥土抛弃僵硬，修炼温润，呼
唤小草抛头露面，瞅瞅外面的新鲜。菜花不
拘泥于四五月份的开放，还在冬日便举起花
朵。松树四季都洋溢着绿意，春来更是肆意
泼洒青翠。就连路边的电线杆都变粗了，水
泥里的钢筋更有力地箍着它的四周……

“春，蠢也，动而生也。”“春者，出也，万物之所
出。”一切都动起来，活起来，兴起来了。我要
出力，我要成长，我要出彩，沐浴春光，我要
那世间最动人的模样！

多少物，多少事，争相携手春，结交春，
吸纳春。

风说，我要和春在一起，因而成了春风，
就有了柔和的情愫；雨说，我要和春在一起，
因而成了春雨，就有了贵如油的价值；“游”
说，我要和春在一起，因而叫春游，就有了五
彩缤纷的意象；“耕”说，我要和春在一起，因
而叫春耕，勤劳与希望漫溢过来；就连“寒”，
也要和春并肩，因而叫春寒，寒都不怎么冷
了，变得中庸、温和，甚至惹人怜爱了。

不断听到有声音轻轻地说，暗暗地传。
我要像一只花喜鹊在干枯的枝头俏生生地
写出翠绿，生一树一树的欢天喜地；我要像
一只蜜蜂在花蕊里间温柔地摩挲，酿一腔又
一腔的甜蜜；我要像一叶红枫，拭去灰黑与
苍老，涂抹一片又一片的鲜亮。我要……我
要……春光里满是向前的力，向上的气，五
彩的希冀，七色的努力……闪着创造与奋进
的光泽之美。

我被感动了，也激动了，更要行动了。我
把我种的花请到阳光下，我把我养的鱼请到
阳光下，我把我自己请到阳光下，我把我读
的书请到阳光下，一切都沐在阳光中，沐在
春风里了。

我看到小凳般高的稚童在草坪上扇着
开裆裤，我看到白发苍苍的大爷在菜田边跺
着拐杖吼京剧，我看到农田里袜子也不穿，
颈脖挂着箩筐正施肥的农民，我看到工地上
单衣单衫还着流汗的搬砖工人……我看到
一粒粒阳光，我看到一丝丝春风，我看到每
一粒阳光都闪着春的光泽。

我隐隐地看到黄经330度的“雨水”在
向“立春”招手，正欲清亮亮地登场，我仿佛
听到了“雨水”轻柔而坚定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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